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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简报 了解残疾正义作为 K-12 教育包容性实践的指导框架

作者：Seema Bahl, M.A., M.I.A

介绍和目的：
残疾在社会中普遍存在，目前有记录表明，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患有残疾 (CDC, 2018)。鉴于
残疾人是美国最大的少数群体，在 K-12 学校系统中推进教育公平和包容的重要一步是大致了解
关键残疾研究框架和残疾正义运动的兴起。本简报提供了残疾作为一个社会类别的概述，并介绍
了残疾正义运动，该运动可指导和启发 K-12 课堂中的包容性实践。

残疾歧视和残疾语言

残疾歧视可以简单地定义为“更偏向于
健全人的歧视”(Linton, 1998)，或者更
具体地定义为“基于实际或假定的残疾
而对残疾人的压迫、偏见、刻板印象或
歧视，以及基于实际或被认为的残疾而
相信人有贵贱之分，有些人拥有更高的
生活品质、更有价值的生活或更值得过
的人生”(Brown, n.d.)。残疾歧视在我
们的社会中系统性和普遍性存在，与种
族歧视、性别歧视、异性恋正统主义和
仇外心理一样，残疾歧视已经遗憾地成
为我们的学校决定如何将身心障碍学生
纳入 K-12 课堂的基本原则之一，无论
是将他们分隔到特殊教育课堂还是将他
们不恰当地安排到普通教育环境。正如 
Baglieri 和 Lalvani (2020) 指出，

单独教室的存在本身就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：
即有些人与其他人不同，他们不能与其他人一
样在相同空间接受教育……残疾儿童与非残疾
儿童之间的这种区分加剧了残疾耻辱感，阻碍
了不同能力的儿童之间自然互动的机会，使得
残疾歧视现象愈演愈烈。

要消除残疾歧视，关键是在课堂上提到身
心障碍学生时，需要采用经过残疾社区领
袖（包括残疾研究学者和残疾活动人士）
审查的尊重用语。例如，Simi Linton、 
Lydia Brown 等人认为，不应将学生称
为“困在轮椅里的”、 “受唐氏综合症困扰
的”、 “残废的”和“不同能力的”， 而应将
身心障碍学生称为“使用轮椅的”、  

“患有唐氏综合症的”、 “有唐氏综合 
症的”， 或简单称为“残疾的或身患残 
疾的”(Linton,1998; Brown, n.d.)。
正如残疾研究学者指出，残疾类别既是
一种社会建构，即其涵义是流动的，
取决于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决定因素

（Annamma、Connor 和 Ferri, 2013; 
Wendell, 1996）， 也是一种值得自豪的身
份，这归功于残疾权利运动取得的社会进
步 (Longmore, 2003)。就此而言，残疾群
体声称该词是一种社会政治类别，而不是
医学识别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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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群体明确区分了 “以人为本”（“身
患残疾的人”） 与“身份优先” （“身心障
碍人士”） 的语言差异。 残疾自豪感和残
疾正义运动倾向于支持使用身份优先的
语言，这是因为宣称残疾身份 （“我认同
自己是身心障碍人士”） 会为个人的生
活经历赋予社会政治意义。换言之，残
疾是被贴上这种标签的人的核心身份，
也是该人在文化和社会上的主要属性

（Simonsen 和 Mruczek, n.d.）。 这样将
残疾作为主要身份，可以强调残疾自豪
感，并呼吁残疾权利和残疾正义。

残疾的医学模式和 
社会模式
残疾历史上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引入残
疾社会模式。历来，残疾常常被理解为
医学领域的一部分，作为一种生物现实
和需要克服的个人悲剧 (Shakespeare, 
2010; Oliver, 1990)。这种看待残疾的
视角被称为残疾的个人模式或医学模式 
(Oliver, 1990; Shakespeare, 2010)。 
根据这一模式，该模式如今在特殊教育
中仍然是关于残疾的主流观点（Valle 
和 Connor，2019）， 具有身体、感官
和认知障碍的人被视为“低人一等”，
而“功能性缺陷”需要医疗干预来治疗
或“治愈”个体，以使他们完全康复，
成为健全的人以及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
(Shakespeare, 2010; Oliver, 1990)。然
而，残疾的医学模式未能考虑到建成环
境仅凭身体不便而排斥身心障碍人士的
程度。对这些缺陷的认识导致了“残疾

的社会模式”概念的形成，这个概念由英国有
肢体障碍的白人男性活动人士提出，他们称自
己为“反对隔离的肢体障碍者联盟” (UPIAS) 
(Shakespeare, 2010)。残疾社会模式支持者
表示，身心障碍人士是边缘化群体，受到社
会人为构建的障碍所压迫。在 1975 年宣言
中，UPIAS 声称 ：

我们认为，社会使肢体障碍者无法正常生活。残疾是
强加在我们的身心障碍之上的；我们被不必要地孤立
和排斥，不能充分参与社会。(Shakespeare, 2010)

可行步骤和建议：
Baglieri 和 Lalvani (2020) 指出，解决学校中
存在的残疾歧视至关重要：

……通过我们的个人经历以及与经历过被社会弃绝或
在学校中被边缘化的人合作，我们不仅见证了社会未
能质疑对残疾人的压迫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，还认识
到当人们顿悟到自己和他人改变对残疾的认知时，这
些观念所产生的力量。

所有学科的教职员工和教师都必须接受培训，
以了解残疾研究框架的重要性，以便他们 
能够将该框架纳入他们的课程和教学法中。 
这将包括1：

a. 对教职员工和教师进行培训，让他们了解在
课堂内和课堂外使用不歧视残疾人的语言的重
要性，此外还让教职员工和教师了解“以人为
本”与“身份优先”语言之间的差异。

b. 在所有课堂上就身心障碍人士参与活动所面
临的社会障碍进行对话。这可能包括落实专注
于无障碍物理环境的课堂活动，以及向学生传
授有关通用设计的知识。

1 建议改编自 Valle 和 Connor (201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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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强调残疾存在于一个范围之间，其涵义
是流动的，是由社会建构的。

d. 使残疾正常化，这是社会和人类经验的
自然组成部分。这需要定期在课堂上关注
残疾问题，在课上讲述有关身心障碍人士
的正能量故事，列举认同身心障碍人士的
示例。

e. 以身心障碍人士的体验为中心，不回避
有关 IEP、助教和特殊教育课堂的对话 

（同时对信息保密和保障自主披露的权
利）。

残疾权利运动
在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的鼓舞下，独立
生活运动和规模更大的残疾权利运动在 
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（Nielsen, 2012; 
Longmore, 2003; Baglieri 和 Lalvani, 
2020）。残疾权利运动通过采纳保护美国
身心障碍人士的民事、政治和经济权利的
法律和政策，旨在实现社会平等，消除对
身心障碍人士的歧视。在受过教育、有肢
体障碍的白人中产阶级活动人士的主要领
导下（Frederick 和 Shifrer, 2018）， 残疾
权利活动人士致力于消除社会障碍，以使
他们能够充分参与社会。

尽管残疾权利运动的影响力巨大且任务紧
急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并非所有身心障碍
人士都能通过这场运动的诉求和胜利而得
到充分的服务或代表。如果身为身心障碍
人士，同时还是黑人、原住民或其他有色

人种、LGBTQ（非异性恋）2、穷人、无家可
归者、无证移民和其他种族化移民，他们面
临独特和更严重的歧视，通过落实残疾权利
运动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法律和政策还不能纠
正这些问题 (Sins Invalid, 2019)。

社区与行动主义：
什么是残疾正义？
如果身为身心障碍人士，同时还因为额外
的“其他化”身份而遭受压迫和排斥或者
是“多重边缘化“个人，拥有与主流残疾运
动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不同的经历，他们有被
认可的迫切需要。残疾正义运动由此应运而
生。残疾正义运动由 Sins Invalid3 于 2005 年
创建，是一个聚焦于解放的跨运动框架，明
确以黑人和棕色人种、LGBTQ（非异性恋）、 
穷人和无证种族化身心障碍人士为中心，以
反击和挑战主流残疾权利运动的“白人中
心主义”和“单一焦点”。 残疾正义坚持认
为，以 Lakshmi Piepzna-Samarasinha 和 
Stacy Park Milbern 的话来说，“残疾歧视与
其他形式的压迫和压力如影随形，多重边缘
化的身心障碍人士可以运用自身的优势、
脆弱性、身体/心智和才智来发起和组织运
动”(Northwest Health Foundation, 2018)。

“残疾歧视与其他形式的压迫和压力 
如影随形......”

2 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者和酷儿的缩略词
3 �Sins Invalid 是一个位于加州湾区的表演和解放项目，以有身心障碍的黑人和棕色人种、LGBTQ（非异性恋）、 

穷人和神经系统异于常人的艺术家和活动人士为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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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正义运动的创始者 Patty Berne 和 Sins 
Invalid 在他们的《残疾正义入门》(Disability 
Justice Primer) 中以“皮、牙和骨”(Skin, 
Tooth, and Bone) 为题列举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清
单。为了向身心障碍学生充分赋能，特别是具有
交叉性边缘化身份的学生，我们将通过研究这些
原则，依据通常的残疾正义框架，以指导我们的
课堂管理，进而从中受益。以下是十项原则中的
三项，以及有关如何在课堂上落实这些残疾正义
原则的建议。

1. 	交叉性4 -

我们不仅是身心障碍人士，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种
族、阶级、性取向、年龄、宗教背景、地理位置、移民
身分等构成的特定经历 (Sins Invalid, 2019)。

如果我们致力于开发完全包容性课程，并在课程
中纳入残疾正义视角，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交叉
性、文化能力、反种族歧视和反残疾歧视的内
容。我们应该在教科书、教室墙壁以及课堂上播
放的电影和视频中，以正面的眼光看待身心障碍
学生和 LGBTQ（非异性恋）有色人种学生。残
疾正义应该成为所有课程 —— 英语、数学、社会
学、科学、体育和艺术的指导主题。

2. 	当时受影响最大的人的领导力 -

“通过以受影响最大的人的领导力为中心，我们能
够密切关注现实问题，找到具有创造力的抵抗策
略。” (Sins Invalid, 2019)。

全面包容也将认识到多重边缘化身心障碍学生的
需求，让他们看到具有权威地位的人可以代表他
们的利益。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僱用身心障碍人
士、有色人种和 LGBTQ（非异性恋）交叉性身份
的教职员工、教师和助教来解决。

这些行为榜样对多重边缘化的身心障碍学生
的生活体验感同身受，因此具有更大的同理
心。学校还可以为多重边缘化学生设立导师
课程和学校社团，这些活动可以由多重边缘
化成年人和青少年社区导师带领，维护这些
学生的权利并为学生赋能。

3. 	相互依赖 -

Sins Invalid 指出，“在我们迈向解放的过程
中，我们满足彼此的需求……”身心障碍的
年轻人应该知道，残疾是一种宝贵的身份，
身心障碍人士在历史长河中为彼此和社会做
出了重要贡献和服务。教师可以为全面包容
贡献力量，例如帮助满足每个人对无障碍空
间的需求；教师在上课时坦承自己的无障碍
需求（不一定是由于残疾）， 示范如何使课堂
上的无障碍环境和便利安排正常化和消除污
名化。

学校教职员工和教师还可以富有同理心和同
情心的方式回应多重边缘化身心障碍学生的
特定需求和挑战，使无障碍环境和相互依赖
正常化。例如，如果家里有压力和艰难， 
导致在学校遇到困难（缺勤、注意力不集中
等）， 教师和教职员工可以专注于帮助、 
关心、倾听和鼓励，而不是管束和惩罚。

可行步骤和建议：
如何以残疾正义的十项原则为主导，促进课堂包容性

4 交叉性是黑人女性主义学者 Kimberle Crenshaw 创造的术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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